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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心
◎陈广胜

中庸看似平常，但绝不平

庸。它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并

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践

行中道。心怀中庸，让人“盛时常

作衰时想”，以便留些余地——既

给别人留，更给自己留。

世说 心语

往事如昨

上世纪60年代，那时出差
到上海，最担心的是晚上到什
么地方睡觉。

那时出差去上海，人员要
控制的。到上海去的人先凭
基层单位介绍信到所属的区
政府转成区介绍信，再到市
政府开市介绍信，凭着市介
绍信再去买火车票。火车从
杭州一早出发，到了上海就
快要吃中饭了，大约要坐三
个多小时。

到上海的第一个任务，
不是办公务，而是乘公交车，
要先赶到上海市旅馆服务公
司排队，等当晚分配地方住
宿过夜。排队的人很多，吃
中饭也只能轮着去吃，一个
人去吃饭，另一个人排队。

如果一个人去上海，就只好
饿着肚子排队了。

记得那次，下午排队排
了很久，眼看天要黑下来了，
又要吃夜饭了，队伍还排得
很长。旅馆服务公司的工
作人员过来宽大家的心，用
上海话讲：“大家勿要急，才
有得，给奈住格。勿会给奈
露天里过夜格。”看看天已
经黑了，路灯也亮了，我看
到一个拿着分配住宿的介
绍信走过来的人，我问他：

“啥旅馆？”对方板着脸，不
高 兴 地 说 ：“ 啥 旅 馆 ？ 浴
室！”我想这下没有希望了，
没旅馆住了，安排住浴室
了。后来又走过来一个人，
手里拿着介绍信，我想不要

问了，也是浴室。这时听到
里面在吵着说：“这种地方怎
么睡觉？”工作人员讲：“我
们也没有办法。”在吵的人只
好拿着分配住宿的介绍信出
来。走过我旁边时，我问他
什么地方，他生气地说：“饭
店里两张桌子拼拢来，睡在
桌子上。”

晚上快9点钟了，总算轮
到我们了，我拿到介绍信一
看，上面写着某某理发店。
我说：“饭店有没有？”工作人
员讲：“没有了。”

我想两个人排了一天队
伍，到晚上睡理发店？没有
办法，只好乘公交车，赶到
这家理发店去。到店里，我
把介绍信给店里的人，我问

晚上睡在哪里。那人讲：
“早嘞……要过的11点。”我
们就坐在理发店里等，到了
晚上11点，这家店终于关门
了。工作人员陆续回家去
了，还有一个人没有走。我
问：“同志，我们睡在哪里？”
他手指着理发的椅子说：

“格哒。”他把理发椅子的靠
背放到最平，我睡上去，还
是头翘，脚也翘，两头翘。

这家理发店有6张椅子，
都有人睡。另4个人，听他们
说话不像浙江人。

夜里我睡不着，经常看
手表，看看还不天亮，看看还
不天亮，到了天亮起来后，觉
得全身无力。我们叫店里的
人在旅馆服务公司的这张介

绍信上盖上了理发店的章，
就马上赶到旅馆服务公司去
办住旅馆手续。因为去得
早，旅馆服务公司按照规定
把我俩介绍到浙江朝阳饭店
安排了房间住宿。

当时上海旅馆服务公司
有规定，前一天轮不到住旅
馆的人可以优先安排住旅
馆。但要写明住几天，因那
时到上海去的介绍信上，都
写明了有效日期，不许多
住。

我这一生睡过理发店椅
子过夜，也可以说人生丰富
多彩了。这是真实的往事，
现在时代的人也许不大相
信。现在真是好了，恍如隔
世。

理发店里过夜
◎邓梓鑫（82岁）

打“赌”之乐
写意人生

◎铁蛋

“师傅，您包里的红酒是
带不进地铁的，安检会无法通
过。”我说。

“那怎么办？”师傅着急
了，这酒是老同学送的，很珍
贵。

我笑着说：“这样吧，我也
不是很肯定，不如我们打个
赌，如果您顺利通过安检，我
就输您100元，要是带不进，您
输我100元。”

“好！就这么办！”师傅大
笑，很痛快地答应了。

接下去，我们师徒俩分别
开始紧张：师傅一心想坐地
铁，又担心会被这瓶酒影响；
我则紧张这100元。

我正想着，只见师傅已经
将包放上了安检台。眨眼间，
包过了安检，工作人员竟没有
拦下。师父很潇洒地将包拿
起，回头笑着瞄了我一眼。

我当时的直觉是“错了”，
便朝安检人员望去，谁知，已
近22点，两位安检员，一位在
打瞌睡，一位在玩手机，没有
人盯着安检屏幕。我当时想，

他若不是我师傅，而是我同
学、朋友之类的，我肯定上前
提醒安检员包里有酒，恶作剧
一下。

边想边跟着进站。
在安检口边上，看见竖着

地铁禁带物品的规定，这才发
现红酒是可以带的，但不得超
过6瓶。

事已至此，我还是识相地
从包里拿出一张崭新的 100
元，递给师傅。师傅立刻说：

“算了算了，开开玩笑的！”
我说“不，输了就是输了，

愿赌认输！”
师父会意地笑了，将我这

100元塞进口袋。
其实，这句洒脱的话，并

不是我的原创。
去年，有一次，我们从绍

兴开庭回来。路上，我感叹杭
州近来喜事连连，亚运会和
G20都将在杭州召开。谁知，
师傅很诧异地反问：“怎么会
是G20，不是APEC吗？”

师傅是享誉全国的大律
师，尤其以雄辩著称，所以，当

他对一个结论产生质疑时，除
非我有充分的把握，不然都是
习惯性地坚信他的权威。

可这次不同，我很有底气
地说：“您若不信，我们以100
元为赌注吧！”

“可以啊。”师傅干脆利落
地答道，口气中，似对我的“挑
衅”有所不屑。

我紧张地拿出手机，问了
下“度娘”。果然，杭州即将举
办的是G20！记得当时我激
动地叫了出来：

“哈哈，是G20，您错了，
不信您自己看。”

师傅缓缓地接过手机，笑
着说：

“嗯，看来我是记错了。”
师傅是我的偶像，在我眼

里，他从不会错，而那一刻，错
误就摆在面前。不容易。我
当时得意地早已忘记了赌注。

谁知，师傅拿出钱包，取出
100元，很干脆地交到我手里。

“我是开玩笑的，您还当
真了啊。”我不好意思了，降低
了说话的嗓音。

“当然喽，输了就是输了，
愿赌认输！”师傅很坚定地说。

于是，我便不好意思地收
下了，虽有取之不当的感觉，
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当时，
我想到师傅的一段话：“一个
人可以认输，但不能服输。因
为认输是一种尊重事实、尊重
对手的气度，律师需要具有认
输的气度。”

师傅的愿赌认输，值得我
谨记终身。所以，今天我们俩
再次打赌时，我输了，便须主
动认输。

有一类赌，我们打过多
次，就是站在动车或高铁的月
台上，我们猜车是从哪个方向
开过来的。有一次，师傅说对
了，在我追问下，他承认自己

“作弊”了，在进站前，他已刻
意留意了路牌，便已知南北。
那时，我们俩都笑得特别开
怀。在佩服“姜还是老的辣”之
余，我琢磨，下次要不要提前准
备个指南针以备万一呢？想着
想着，笑得更开心了。

作为律师，工作的繁重和

压力，是不言自明的。每次跟
师傅去外地开庭或会客，行程
都非常紧凑。他以严谨而闻
名，在带着工作任务出门时，更
是不苟言笑。一旁的我，那是
要全程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不敢有一丝怠慢。只有在回程
的途中，还算比较轻松的，有时
会看书看报，聊天睡觉。

不少熟知师傅的同事都
觉得我和师傅的对话和欢笑，
是比较多的。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追求
的一种师徒间的相处之道，因
为我觉得师傅实在太忙太累
了，平时应寻找些快乐的点
儿，起码应觅到片刻的休憩时
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健谈
与嘻哈，让师傅感到娱乐的同
时，也让自己逐渐消除对他的
紧张感。

当然，我们一般只“赌”，
却不下注。那两次是例外，一
输一赢，算是两清了。闲暇
时，偶尔和师傅打个“赌”，成
了我俩的娱乐节目，个中饶有
回味。

码咱自己的事

思绪点滴

两个月前的一天，堂哥
开着奥迪轿车到城里找我，
说是过年要在村里搞台春节
联欢晚会，要我帮忙采购一
些设备。那天，堂哥花了好
几万元，买了电子琴、电吉
他、架子鼓、调音台和音响等
等。

堂哥说，托富民政策的
福，他这几年倒腾着收粮食、
卖瓜果蔬菜等，也算发了家，
很想通过什么形式表达一下
自己对父老乡亲的感谢。堂
哥喜欢唱歌，他儿子上大学
时学会了弹电子琴，儿媳在
村校当音乐老师，女儿、女婿
也经常随邻村的唢呐团外出
演出，就连他7岁的双胞胎孙
子、孙女在暑假里也学会了
跳拉丁舞。“有这么好的资源
不利用就太可惜了，因此我

就有了办‘村晚’的想法。提
出来后，家里人全票通过！”

堂哥今年 50多岁，是个
地道的农民，但堂哥在村里
可是个能人。别人种庄稼不
是种平常的玉米、小麦，就是
种花生、红薯什么的，他却捣
鼓着搞蔬菜大棚，试验立体
种植。别人学他时，他又倒
腾着做土特产生意了。因为
他脑瓜子灵活，观念超前，接
受新生事物快，虽然也经历
过不少挫折，但他越挫越勇，
日子也越过越好。

我在堂哥家的小洋楼里
观看了他们的彩排。他家三
楼是连通的大间，俨然是一个
小型演播厅。“观众席”上已坐
了不少乡亲，迎面墙上挂着条
幅：2016“村晚”倒计时10天。

堂哥打架子鼓，他的儿子

弹电子琴，儿媳调音，女婿弹
吉他，女儿主持。

节目很丰富，有歌颂党的
恩情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还有《常回家看
看》《知心爱人》《让我们荡起
双桨》，戏曲《夫妻双双把家
还》《谁说女子不如男》等，有
独唱、合唱、对唱。自编的移
风易俗小品《过年》十分喜乐，
扇子舞、恰恰舞、拉丁舞则让村
里人大开了眼界。如果不是亲
临现场，我想不出堂哥一家竟
然有这么一手。堂哥兴奋地告
诉我，村里人得知他要办“村
晚”，都非常支持，每次彩排，总
有乡亲来捧场并提出建议。

看着堂哥高兴的样子，我
说：“哥，过年正式演出时，我
带家人都回来给您捧场。”堂
哥像个孩子似的连连说好！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
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是宋玉《登徒子好色
赋》里的名句，用来描写楚国的一位邻家丽人。
但从字里行间，我居然想起千年传承的中庸之
道。

中庸怎么会与美女挂上钩？只因它的精髓
是恰到好处，就像赋中“东家之子”不可增一分、
减一分。人的行为也如此，不怯懦且不鲁莽，才
叫勇敢；不吝啬且不奢侈，才叫慷慨；不木讷且
不油滑，才叫风趣，否则都将过犹未及。

中庸的内涵，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
尽。自从孔子发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的感叹，后人对它作了多番阐释。汉代郑玄说：

“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宋代朱熹注
解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
平常也。”虽然理解的角度有不同，但本质上是
不走极端，始终追求适度的状态。

不过，中庸的概念并非中华文明所独有。
乔达摩·悉达多因琴弦松紧的音色变化生悟，于
是转为不急不缓的修行。他放弃原先一天只吃
一粒麻麦的苦修方法，开始接受牧羊女的乳
糜。佛陀后来说：“自我享受是一个极端，自我
折磨是另一个极端。放弃两端就是中道，它让
人宁静、智慧、觉悟和解脱。”亚里士多德也认
为，人的行为分过度、不及、适度三种状态，适度
即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由此可见，中庸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世界毕竟是对立统一的，只顾一头，不及其余，
往往失之偏颇。中庸心讲求相对均衡，故注重
统筹兼顾，在思想、行为上不偏激又不保守，特
别强调分寸的拿捏与掌握。

中庸这个词汇，现在已提得较少，但由于历
史上儒学的兴盛，它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
比如，做人外圆内方、刚柔相济，便是处事层面
的“执两用中”。《论语》有关君子“五美”之论：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
而不猛”，则体现了中庸的精髓。不仅如此，治
国理政也离不开中庸。德刑相辅，宽猛相济，是
两种治政手段、风格的有机组合。把握好其中
的火候，自显中庸心的高明。

那么，中庸是否像求解算术平均数，凡事取
一条绝对的中间线？假如这样，就成了僵化。
中庸讲求“时中”，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
践行中道。“中”的标准因时而易，这好比热与冷
是温度的两端，但冬天烤火、夏天饮冰却合乎中
道。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庸是灵活的，能张能
弛，可进可退，从而不断适应改变了的现实。

拥有一颗中庸心，着力于当下，却着眼点于
长远。人是起起落落的，可常常意识不到，以致
得意时无所顾忌，专干一些过分的事，最终自掘
坟墓。宋代法演禅师说：“势不可使尽，使尽则
祸必至；福不可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说
尽，说尽则人必易；规矩不可行尽，行尽则事必
繁。”心怀中庸，不正是心悟“四不”？它让人“盛
时常作衰时想”，避免偏执行事、过度透支，以便
留些余地——既给别人留，更给自己留。

无须回避，中庸也挨了不少骂。鲁迅先生
就认为它导致保守、卑怯的人格，“遇见强者，不
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
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
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
时，乃是势力已去，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但这里的中庸，应加一个引号。不可否认，
我们民族的若干劣根性有着文化“病根”，中庸
也因之遭抨击，常被视作缩头藏尾；甚至那些被
习俗磨去棱角的世故，也被贴上中庸的标签。
然而，被谴责的种种却是“伪中庸”，完全是变种
乃至被妖魔化了。若以此鞭笞中庸，明显打错
了板子。

真正的中庸心秉持原则，其实极具担当精
神。正如《礼记·中庸》的一段话：“故君子和而
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
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
矫！”“强哉矫”是对强者的感叹词。一个信守中
庸的君子，追求中道、中和、中正，因而从精神上
不会随波逐流，必然拒绝不负责任的和稀泥。
这无疑由独立人格所支撑，体现了一种卓越的
品质。

中庸看似平常，但绝不平庸。虽然儒家中
庸思想不乏过时之语，其精神内核却丝毫不缺
现代价值，中庸之道也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全过
程。有则故事讲某人赴宴，菜肴淡而无味，朋友
便撒上一点盐，菜立刻变得鲜美。此人暗想，盐
真好吃，要是再多放一些，岂不更加美味？回家
后，他拿起盐罐就往嘴里倒。这样的笨人，不会
有现实版，可此类情形到处可见。和菜肴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盐”，关键是知道放多
少。心怀中庸，目的是将“度”把准，唯此才不会
片面，少有乱方寸的一天。

在我的记忆中，我所住的
海边渔村，从来就没有下过一
场像样的大雪，也许是波涛咸
涩的声音，提前融化了飘落的
雪花。在舟山群岛，即便是冬
天，也很少见到门前堆起厚厚
积雪的时候。

让我记忆深刻的那场冬
雪，其实也并不大，踩上去，也
就刚好没过鞋子而已。但是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那个
冬天，依旧令我心怀愧疚。

那一场冬雪，纷纷扬扬地
下了整整一夜，渔村的每一个
角角落落，以及小村子外的树
林，一夜间被点缀得银装素
裹，以至于河岸边那座陈旧砖
窑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似
乎也成为了一串串白雾。银
白的道路，银白的树丫，还有
门前那片宽阔的田野，都闪现
着一片洁白的亮色。只有在
覆盖着积雪的枝头上啁啾着
的小鸟，成了这个白雪世界里
最活泼的生命。

一群孩童，呼叫着奔跑而
出。像是有预先的约定，小巷
口，屋弄里，很快地冒出一个
个小脑袋，向渔村那块空寂的
操场上汇集而来。他们清亮
的笑声一路传来，荡碎了停留
在小路两侧树枝上的那份静
谧，平整而光滑的雪地也顿时
在这片欢笑声中破碎，留下一
行行脚印。不多一会儿，雪地
上大大小小地站立起来了一
群体态矮胖、皮肤白皙的雪娃
娃。雪地上更加热闹起来，孩
童的脚印如一群群游鱼在小
树林里穿梭奔走，寻找一份无
拘无束的快乐。

不知谁，第一个从地上抓
起一团雪沫，向前扔去。雪沫
打在了小树的枝梢上，又纷纷
扬扬的洒落开来。大家欢呼
着跑过去，跑过去，震荡得小
树林都不安地抖动起来。在
不远的地方，已经有人捡起雪

团向对方漫无目的地扔将起
来。一场混战，每个人的衣
领、袖子上，都成了一片白花
花的冰雪世界，甚至头发上、
眉毛上，也挂上了亮晶晶的冰
屑。每一场战争，展现笑容的
总是胜利者，女孩子总是在扮
演失败者的角色。在操场东
侧的小树林旁，一位如溪流般
清纯的小女孩，一双冻红的小
手捏住挂满冰屑的衣角，木然
委屈地站在雪地里，泪汪汪的
双眼饱含着无助、乞求和惶
恐。不远的雪地上，一个稍大
的男孩，正跳跃着，挥舞着，展
示着胜利者的姿态。

静谧的雪地，已经被这群
孩童的嬉闹冲撞得伤痕斑驳，
如同那位被伤害的小女孩，独
自在小树林的角落里，神色黯
然。雪地上，只留下一片杂乱
的脚印，晶莹的雪沫被践踏，
被冰冻……

当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已经是十几年后了。窗外依
旧是一个残雪纷飞的冬天。

渔家小院的廊檐下，当年
在雪地上备受委屈的女孩正
在飞快地织补着冬汛的渔网，
一行行网眼在她手指间迅速
地延伸开来。我在一旁静静
地看着，偶尔闲扯一二句。而
女孩的心思好像被没完没了
的网眼套住了，挣脱不出来，
回答我的，只有海边咸涩的寒
风。当说起童年的那一次雪
地游戏，我正为自己的鲁莽而
深表歉意时，女孩抬手抚了一
下短发，轻声说道：不知道什
么是委屈的年龄，其实所受的
委屈也是一种快乐。

最近一次又碰到她的时
候，是在街上，女孩的身边多
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腼腆得
几乎和当年雪地上的女孩一
模一样，肩上背着一个海蓝色
的书包，在我身旁站下，甜甜
地叫了我一声“叔叔”。

丰润

雪地遗痕
◎应红枫

堂哥办“村晚”
◎张锦清

王国海 摄


